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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有“西藏江南”之称的林芝，在9月25日至27日作为东道主，迎来了香山科学会议第328次学术讨论会。
　　自1993年创办以来，以举办地而得名的香山科学会议，已经成为中国科技界最高层次、最具前瞻性的常设性学术会议之一。此次之所以移师青藏高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随着全球变暖，这里正在成为中国应对这一长期挑战的“前沿”阵地。
　　被誉为“亚洲水塔”和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其所演绎的变化，不仅会影响到这里生活的人们，而且还将影响到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

水进冰退
　　2004年夏天，位于西藏北部的那曲地区那曲县那么切乡，牧民目睹了奇怪的一幕：乃日平措和错鄂湖湖水持续上涨，越过原先的湖岸之后，又悄无声息地向四周的草场蔓延开来。
　　最初，这种情况并未引起牧民的警觉。“以前也有过上涨，到了冬季，湖水就会在草场中间停下来。”那么切乡党委书记边巴扎西告诉《财经》记者。
但这次有些不同。到了次年夏天，乃日平措湖的湖水又以每天一米的速度向一个村子逼近。在整个夏季中，错鄂湖的湖水也向另一个村子推进了足足100多米。
　　那曲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江村旺扎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些细节：肆虐的湖水一路上行，穿过位于低洼处的草场，慢慢向高处侵入。很多牧民的房屋和畜圈羊棚都快被淹没，还有一些牧民的房屋开始冒水。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那么切乡曾发生过三次不同等级的地震，并造成湖水有所上升。在当地老人们的记忆中，湖水上涨并不是新鲜事。但规模如此之大的湖水上涨，对于海拔近5000米的那么切乡来说绝对是第一次。
　　“从明朝以来的史料和牧民的传说中，都未曾发现有类似的事情。”江村旺扎补充说。
　　无奈之下，那么切乡200多户牧民迁出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迄今为止，这两湖已经淹没了沿湖村庄近3万亩草地。
　　自1990年以来，仅那曲地区中西部的六个县（区），就有100多个湖泊都出现了湖水上涨。近160万亩草场被淹没，已经搬迁和等待搬迁的上万人。而整个那曲地区的人口加起来，也不过42万人。
　　或许，对于这些被迫远离故土的牧民而言，还无法把眼前发生的事情与“气候变化”或“全球变暖”这些新名词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科学家们看来，全球变暖导致的冰川消退加速，正是青藏高原湖泊水位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冰川不断消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纳木错观测站站长康世昌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告诉《财经》记者：“最明显的就是冰川越来越难爬了。”
　　三年前，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在海拔4700多米的纳木错湖畔建立常设的观测站。这之后，在大雪没有封住山间公路的日子，观测站的研究人员差不多每个月要去登一次冰川，实地监测冰川的变化。
　　之所以越来越艰难，他解释说，是因为冰川运动加上冰川融化，造成许多冰裂缝面积扩大。很多原来的固定路线也消失不见，攀登冰川的危险系数不断加大。在登山的过程中，经常有研究人员失足掉进冰裂缝之中。
　　近几十年来，青藏高原的冰川普遍处于退缩状态。最新研究表明，过去30年的冰川退缩幅度，相当于此前200年的退缩幅度。
　　以位于青藏高原中部的扎当冰川为例，过去30年间平均每年退缩10米。而今年5月至8月的短短三个月内，其冰川末端就退缩了近6米之多。
　　而在整个纳木错流域，过去30年内冰川面积减少了约11％；正是因为冰川融化等因素，导致纳木错的湖面同期增加了数十平方公里。

敏感的“第三极”
　　青藏高原对于全球变暖的敏感程度，或许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副局长旦增顿珠介绍，现有气象观测记录显示，青藏高原地区的气温升高时间和变化幅度要比低海拔地区更早和更强烈。过去近50年中，青藏高原的气温以每十年0.26摄氏度的速度上升；而这一速度，相当于全球变暖平均速度的近3倍。
　　长年生活在拉萨的旦增顿珠告诉《财经》记者，他们以前夏天都要穿毛衣，现在也可以像内地一样穿衬衣和T恤了。
　　从短期看来，气温升高造成的冰川消退等变化，似乎不完全是坏事。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那曲县罗玛乡娘曲村68岁的牧民布交就坦言，天气比以前暖和，降水比以前多，草也比以前长得好。
　　不过，原西藏高原生态研究所所长徐凤翔对《财经》记者表示，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害更大。冰川退缩和冻土退化，导致高原生态系统退化、地质灾害频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并正严重影响着青藏高原和毗邻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也远不仅仅是那曲县那么切乡那些被迫搬迁的牧民。早在2004年，中国科学院提交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由于全球变暖和过度放牧，西藏45％的草场出现了沙化、退化现象。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地质灾害和灾害性天气，也出现了增加的势头。
　　2000年4月，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地区波密县易贡乡发生巨大山体滑坡，形成了规模超过汶川震区唐家山的堰塞湖。两个月后，堰塞湖溃决，下游损失惨重。
　　林芝地区气象局业务科长索朗旦巴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近年来林芝境内经常报告滑坡泥石流事件。仅在今年八九月间，国道318线川藏公路波 密县境内即连续发生山体垮塌和泥石流。索朗旦巴和同事也刚好赶上一次泥石流，在路上被堵了整整两天。科学家们担心，随着冰川消退加速，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事件也将增多。
　　最让人忧虑的，仍然是冰川的消融最终将导致后期水量的减少。
　　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曾估计，如果全球持续升温，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继续以当前的速度消退，到2035年，其总面积可能从现在的50万平方公里缩减到10万平方公里，甚至很可能全部消失。
　　不少国内外专家警告说，长此以往，被称为“中华水塔”和“亚洲水塔”的青藏高原冰川将彻底消失。中国主要河流及东南亚部分河流周边的居民，不得不面临水源更加捉襟见肘的困境。
　　青藏高原本身也是影响地球气候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没有青藏高原的屏障作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能是一片亚热带沙漠，而新疆地区则会直接承受来自印度洋富含水分的暖湿气流，西北地区的沙漠地带将不复存在。
　　青藏高原对整个北半球，甚至全球的大气环流都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牵一发而动全身。

藏北应对试验
　　鉴于全球变暖已是大势所趋，如何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对于整个青藏高原上的人们而言已是当务之急。
　　在那曲地区，当地政府正在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一起，摸索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从那曲地区行署所在地驱车前往安多县，以及乘火车从那曲返回拉萨的途中，《财经》记者就注意到，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的两旁，不时有大块大块褐黄的土地裸露在外，触目惊心。
　　2003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到那曲地区调研草原保护与建设。在这次调研中，江村旺扎结识了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所所长林而达。
　　在林而达等专家看来，研究气候变化不能缺少藏北高原这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而对于江村旺扎等生活在藏北高原的人们来说，也需要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对于这片土地的影响，以及如何去应对气候变化。
　　此后，双方开始合作，首先对那曲地区的草地退化现状进行了遥感监测。结果表明，截止到2004年，那曲地区退化草地面积达到3.2亿亩，约占草地总面积的一半；其中，重度和极重度退化草地面积超过0.6亿亩。
　　在此基础上，双方共同制订了那曲地区的草地生态功能区划。这也是西藏第一个地区性的生态功能区划方案。目前，一个国家科技支撑重点课题“藏北生态屏障区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示范”也正在那曲开展。
　　在位于安多县的试验基地，《财经》记者看到，研究人员正试图恢复一片已经退化的草地。这片草地有很多裸坑和裸地。那曲地区草原站副站长王宝山解释说，和很多退化草地一样，这片草地受到了人为因素干扰、过度放牧和鼠害等因素影响。
　　研究人员将这片草地围了起来，并从怒江源头取水，采用喷灌方式补充水分。他们希望结合补播、施肥、灭鼠等措施，使退化草地的生产力能够得到恢复，在三年内产草量从原来的每亩不到40公斤提高到160公斤左右。
　　此外，研究人员还在进行草地理论载畜量的试验。他们将试验草地划分为若干块，按周期进行羊群的轮牧，以估算藏北地区草地能够承载的牲畜数量，从而合理规划和引导当地的畜牧业。在不同的生态环境条件下，草地的生产力是多少，能够养活多少只牛羊，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青藏铁路通车后，那曲开始修建一个大型的物流中心，占用了原来的载畜量试验基地。这让那曲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江村旺扎感到惋惜，“就像是一个电视记者没有了摄像机。”后来，研究人员在安多县新选了一片试验基地，载畜量的试验才得以继续。
　　江村旺扎表示，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技术示范，评估藏北高原未来的气候变化风险，摸索出藏北高原适应气候变化的合理技术方案，然后在牧民中传播和推广相关成果。
　　“我们要学会适应气候危机，而对于藏北草原生态的认识，以及如何指导草原畜牧业，只能从我做起，从基础研究开始。”他对《财经》记者直言。

出路与困境
　　实际上，整个西藏都已经开始行动，以应对正在发生的气候变化。
　　2007年，中国政府公布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要求各省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纳入各自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目前，西藏自治区气象局正牵头编制西藏自治区的应对气候变化方案。
　　《财经》记者了解到，西藏将开展青藏高原气候与生态综合监测系统建设，极力保护青藏高原这一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西藏由于煤炭匮乏，目前正大力发展水电来解决能源需求。针对这些水利工程，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已经编写上报了“气候变化与水利工程相互影响系统建设”项目的实施方案。
　　此外，西藏还把目光投向了其他清洁能源，计划开展风能和太阳能资源普查，为制定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在距离拉萨约100公里的羊八井镇，《财经》记者参观了中国第一座与高压电网并联运行的太阳能电站。这座100千瓦的太阳能光伏示范电站，能够满足150户拉萨居民用电，是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北京科诺伟业公司承担的科技部科技攻关项目。
　　如今，该示范电站所在地已经升级为西藏自治区的可再生能源基地。基地内矗立起一个高高的测风塔，用来测定当地的风能资源。
　　据科诺公司西藏分公司工程师林伟介绍，明年政府还投资在这个基地建设3兆瓦的太阳能光伏电站，建成后或可占拉萨电力供应的2％。
　　中国科学院青藏研究所纳木错观测站的工程师黄宗琥表示，他们还在考虑与当地旅游等部门合作，编写气候变化方面的小册子，在游客和牧民中做一些科普宣传。
　　不过，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上，西藏仍面临着诸多现实的瓶颈。
　　林芝地区气象局局长刘汉武，就在为今后如何扑灭森林火灾而发愁。他告诉《财经》记者，受气温升高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林芝地区冬季发生的森林火灾频 繁。于是，该局采取了人工降雨措施，帮助扑灭火灾。仅今年3月3日的一次重大火灾，就发射了40多枚炮弹，一发炮弹大概要投资1500元。
　　然而，林芝地区气象局每年仅能拿到2万元的炮弹费用，其余的只有靠向兄弟单位借债勉强支撑。
　　拮据的财力不仅制约着人们的适应能力，也同样影响着我们对这片高原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副局长旦增顿珠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青藏高原区域气象观测站点稀少，平均每3万平方公里只有一个气象站，而全国平均每万平方公里有三个气象站。
　　“尤其在青藏高原西北部地区，还有大范围的空白区，根本无法满足天气预报和气候预测的需要。”他颇为忧心地说。
　　虽然西藏自治区气象局也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监测计划。该局希望联合青海、四川、云南、甘肃、新疆气象局，以及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在政府财力 支持下共同建立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监测服务系统。不过，这一监测计划的资金预算达9亿多元，能否最终获得政府批准尚未可知。
　　或许，就现阶段而言，青藏高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战争中，注定会处在这样一个略显尴尬的位置：向后没有路，向前则充满未知和曲折。
所针对的环境问题 ：青藏高原的冰川普遍处于退缩状态。处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前沿，青藏高原之变颇具警示意义
社会影响力描述：
在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人类方面，作者与一些科学家在青藏高原做了一次实地考察，继而比较忠实的记录了当地的情况。用事实提醒读者青藏高原正在“融化”。

